
02 南通新闻/特别报道 编辑：高磊 组版：高伟民 校对：李蔚

2020年9月7日 星期一

海安教师不仅仅推动了宁蒗
教育的发展，他们更拓展了“宁海
模式”为“宁海效应”，改变了一个
地区的生活方式，让宁蒗人从此更
有精气神，凝聚起奋发向上的力
量；让宁蒗从此有了内源式发展的

“发动机”，在脱贫致富的道路上，
行稳致远。

1989年，宁海中学创办后的
第一次中考，人均考分、升学率全
县第一的成绩让宁海中学一炮打
响。当时师资力量最强的宁蒗第
一中学校长甚至下达动员令：绝
不能让一中落后宁海中学。自
此，宁蒗教育系统“好戏连台”，
全县各校纷纷自加压力，学
习、借鉴、效仿“宁海模式”的
成功经验，形成了教学研争先创
优、你追我赶的浓厚氛围。

读书去！到宁海中学读书
去！一股竞相读书的风气在宁
蒗兴起。教育的竞争，带来的不
是冲击，而是清晰的发展方向。
自古以来第一次，家家争着把自
己的孩子往学校送。

教育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未
来，是民族振兴和社会进步的基
石。宁蒗人把重教崇教融入血脉
里、落到言行中，寻找到了阔步前
进的自信和动力。海安教师给宁
蒗带来的不仅是教育，更是一种精
神，他们的风范、品格、胸怀，整整
影响了宁蒗一代人。

首批海安教师刚到宁蒗，震
惊于当地师生的疲怠状态，立时

将海安工作的作息习惯搬到了宁
蒗。鼓励学生6点起床上课，21点
晚自习下课；班主任每天第一个到
教室，最后一个离开……学生生活
作息的改变，带来一个家庭作息的
改变，海安教师对待教育一丝不苟
的敬业劲儿，也使得宁蒗当地各行
各业的工作者纷纷效仿。

宁蒗人说：“江苏的教师早晨起得
最早、晚上睡得最晚，他们改变了我们
的时间观念，早上把宁蒗的时钟往前
拨了两个小时，晚上的时间往后拖了
两个小时。”

宁蒗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李联
鸿是宁海中学的第一批学生。“如果
不是海安的老师，我很可能一辈子就
困在山上下不来，更不会有现在。”李
联鸿告诉记者，山上下来的孩子很调
皮，上课从来不认真听讲，整个班级
无论上课下课总是吵吵嚷嚷，海安老
师的到来让这一切都发生了变化。

“印象最深的就是有位老师弄伤
了三根肋骨，当时大家都想着可以不
用上课了。没想到，老师一天都没休
息，一边打着绷带，一边给我们讲
课。”原本吵吵嚷嚷的教室变得连根
针掉下的声音都能听到。李联鸿说，
那个场景，自己一辈子也忘不了，自
己第一次感受到人是有精神支撑的。

1990年曾就读于宁海中学、如今
任宁蒗县信访局局长的杨才华，深深记
得海安老师的负责、那种不一般的负责。

“上学时候早晨天没亮，老师就
在门口等着我们，数一数有没有学
生没到。”杨才华回忆，“在那个年

代，没见过那样的老师，太特别了！”
因为高考志愿没填好，杨才华

错过了自己心仪的学校，不得不外
出打工，但在打工期间，海安老师说
过的“知识才能改变命运”这句话深
深刻在他的脑海中，挥之不散。不甘
心的杨才华重新拿起课本，并通过成
人高考考进了西南政法大学。“可以
说，遇到海安老师是我这辈子最幸运
的一件事。”

奋然为之，亦未必难。披肝沥
胆、呕心沥血的海安教师，成功修建
了一条教育高速公路，这条路通往宁
蒗的每家每户，通往每一个宁蒗人的
脑子里。

随着越来越多学子命运和当地
精神面貌的变化，宁蒗百姓的观念彻
底扭转了。“勤奋、敬业、负责任，工作
一丝不苟，海安教师带给当时宁蒗一
中，还有各中小学，甚至整个地区巨
大的影响。老百姓都知道，这是唯一
的出路，是希望所在。”阿苏大岭说。

一所学校的办学意义远不止对
教育的影响。这群海安教师，消除
了疑虑、振奋了精神，办学成效已远
远大过了教育本身。他们用先进的
教育理念给宁蒗带来了新观念、新
思维、新气象，用超前的智慧在荆棘
中开拓出文明之路，用博大的爱心
在荒原上立起精神丰碑。他们独树
一帜的大爱和智慧、精神和业绩，将
永 久 载 入 中 国 教 育 的 史 册 ！

光明日报记者郑晋鸣
（原载《光明日报》2020年09月

06日01版）

大山深处奏响教育合作凯歌
——江苏海安和云南宁蒗的32年教育结对之路

这是一件看似很平凡的事
情。

32年前，一群江苏海安人来
到云南省丽江市宁蒗彝族自治县
创办一所学校，当上了成千上万少
数民族儿女的“舅舅”，由此开启东
西部教育合作的先河。

32年的坚守，10批次、281名“海安舅舅”不仅培养了许许多多
大学生，更激发起当地少数民族群众那股奋然为之的精气神。这
种教育资源的放大，凸显了教育的本质，带动了当地经济和社会的
发展，促进了各民族的团结进步和全面振兴。

对32年前的宁蒗，“愚”和“穷”
就像一根绳索上的两个活结，彼此
牵缠。宁蒗人知道，治穷先治愚，只
有教育带来的改变，才是最根本最
持久的。于是，一场东西部教育合
作的“宁海之约”顺势而生。

宁蒗俗称“小凉山”，地处滇西北
横断山脉中段，平均海拔2800米，
全县26万人口，有彝、汉、纳西、
普米等12个民族。记者一行从丽江
机场驱车到宁蒗，走了3个小时的
山路，一侧是高山峭壁，一侧则是
万丈深渊。长久以来，贫穷和落
后，就像这条弯弯绕绕的山路，紧
紧缠绕着宁蒗人的身心。

宁蒗的贫困有其特定历史因
素。新中国成立前，这里还是一个
以奴隶制为主体，封建领主制、原
始共耕制和母系制等多种社会形态
并存的多民族聚居地，长期停留在
刀耕火种、游牧游耕的生产状态，
无人识得汉字，很多人甚至连彝文
也不识。新中国成立后，宁蒗“一
步跨千年”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但
由于没有先进的知识和文化，和其
他地区差距越来越大。

宁蒗的教育更是起步晚、质量
低。“从前宁蒗历年中考平均分与
丽江周边县相差有 100 分，高考
录取分数即使有 30分的民族照
顾分，也出不了一个大学生。”宁
蒗教体局局长张达峰介绍，那时宁
蒗中高考成绩长年在丽江地区各县
垫底。

“扶贫先扶智，治穷先治愚。”
时任宁蒗县委书记阿苏大岭觉得，
为官一任，想的应当是造福一方长
久的好事。他深谙教育的重要性，
当即狠下决心：“要从根子上治
穷，绝不能让子孙后代再穷下去！”

经过一番实地考察，阿苏大岭
“挑中”了八千里外教育居江苏省
领先水平的海安县。当时，海安
急需用于教育硬件建设的木材，
双方于是一拍即合，达成了“木材
换人才”的“宁海之约”：海安派
优秀师资力量全权接管一所学校，
宁蒗则以优惠价格为海安提供紧缺
木材。

于是，由宁蒗投资100万元、
由海安选拔33名骨干教师，以宁
蒗、海安两县县名第一个字命名的

“宁海中学”正式成立。1988年8
月25日，33名海安教师拖家带口
近百人，踏上了八千里外的支教之
路。四天三夜，车至宁蒗，老师们
已疲惫不堪。

梅德润被海安县教育局点
将，担任宁海中学首任校长。他
告诉我们，刚来宁蒗的那段日
子，终生难忘，提起来满腹心
酸：“来到这里的第二天就遇到泥
石流，直接冲进我们当时住的木
板房，我和老婆用身体死死顶住
门框也没有用，眼睁睁看着被褥
行李全都泡在里面。”

为了保证按时开学，梅德润一
声令下，大家用铁锹铲、用锄头
挖、用手搬，“很多同志手臂震得疼
痛酸麻，鞋底也被铁锹割成了两
半”，在梅德润看来，比起在家乡
海安教书，这支队伍有着更为艰巨
而重要的任务。

住着用木板隔开的简易宿舍、
喝着用塑料管从山上接来的浑泥
水、常常因变压器跳闸没电而吃了
上顿没下顿、承受着“海安的教师
管不了民族学生”的质疑……一位
老师在日记中写道：“抬头是无尽
的山，低头是泥泞一片，只是想
家、想家，可最终还是想到了此
行的责任。”作为支教队伍里唯一
的单身女教师，刘卫琴当时年仅
24岁，之所以选择来吃苦，她说
自己坚信，“只要面对学生，我就
朝气蓬勃，就能体验到人生的全部
价值”。

心之所愿，无所不至。历经千
难万苦，宁海中学正式开学，宁蒗
教育的蝶变之路也由此开启。跟随
教育和地区发展的步伐，1993
年，海安抽调骨干加强宁蒗民族中
学高中部、2006年开启“订单式”
职业技能培训合作模式、2016年集
中力量开办“海安班”……32年，
从基础教育拓展到职业教育再到其
他领域，“宁海之约”已发展成为
卓有成效的“宁海模式”。

32年间，海安的骨干教师
从黄海之滨前赴后继奔向小凉
山，把爱和知识播撒在大山深
处。他们怀抱立德树人的教育理
想和满腔热情，带领大山里的孩
子纷纷走进课堂，拿起书本，让
两万多名初高中生、1万多名大
中专生走出了大山。宁蒗人深深
领会到，知识改变命运，点亮出
彩人生。

老书记阿苏大岭曾在全县干
部会议上说：“海安教师是我们
宁蒗12个民族的亲人，是我们
孩子的舅舅，是我们各族人民的
舅舅！”在宁蒗家庭，舅舅享有
最高的敬畏和尊重，一声“海安
舅舅”背后，是宁蒗人民对海安
教师的最大肯定。

景宝明是第一批踏上宁蒗大
地的海安教师，初至宁蒗，当地
的教育环境和学生素质令他十分
惊讶，更深感使命之重大。在他
心里，宁蒗教育的变革，要从每
一个来到这里的教师做起，让改
变在每一个微观过程里发生。

1990 年，来到宁蒗的第 3
个年头，景宝明的妻子丁林秀突
然病倒了，到医院一检查，竟是
食道癌晚期！捧着片子，景宝明
的眼泪瞬间淌了下来，在他心
中，妻子随他远离家乡扎根宁蒗
已是大义，可自己“说好陪她去
看医生，却因为工作太忙一拖再
拖”。为了让妻子安心接受治
疗，景宝明把她送回了江苏老
家，一面停课悉心照料妻子，一
面无时无刻不惦记着八千里外的
孩子们。

学生们听闻景老师家事，自发
捐起款来，三毛、五毛、一元、两
元……一张张纸票堆起来竟有
1200多元。要知道，在当时的宁
蒗，1200元足以供一个家庭生活
两三年。拿到滚烫的募捐款，景宝
明双手颤抖，心中百感交集。

此心安处是吾乡。在妻子丁林
秀心中，宁蒗不仅仅早已成为丈夫
的心灵归属，也成了她的第二个
家，宁蒗的山里娃，就是他们的孩
子。她不断催促丈夫赶快返回宁
蒗。在妻子的理解和支持下，景宝
明踏上“回乡”之路。而这一别，
成了他和妻子的永别。

朱朝书是带着一家人到宁蒗支
教的。1995年，当时的朱朝书担
任高三班主任，年过七旬的父亲在
老家患病住院，他心急如焚，但高
考在即，复习备考一刻不得放松，
只好托妻子回乡照料。

“到宁蒗去！”为了让儿子安心
支教，病情稍好，老父亲便打算跟
着儿媳回宁蒗。朱朝书起初坚决反
对，因为害怕老父亲一路折腾再耽
误了治疗。“我一天能吃一碗饭，
我能行！”说着宽慰的话，老人临
走前却偷偷把自己终老的寿衣塞进
了行李。长途颠簸、气候反常，老
人到了宁蒗便一病不起，短短11
天便离开了人世。

学生们听闻消息，不约而同地
抱着火葬用的木材，翻了两座山为
老人送行。朱朝书说，他的父亲，
永远留在了“小凉山”，他现在，
所有的牵挂都在宁蒗了。

还有，连续五轮支教的“最牛
钉子户”丁爱军蒋蓉夫妇、筹集

18万元设立专项奖学金的徐爱辉、
为常年饱受“疥疮”之苦的全校
女学生申请医药费的郑建华孙亚
琴……每一个“海安舅舅”背
后，都有动人的故事，他们为大山
深处带来知识、带来思想、带来希
望，改变了一个又一个家庭的命运。

1985年出生的彝族小伙子杨
克干，如今已是民族中学的德育室
主任。“如果没有海安老师，我和
姐姐们可能还在放牛呢！”杨克干
还有4个姐姐，大姐、二姐没读过
书便早早嫁了人，海安老师来了以
后，三姐、四姐都考上了中专，毕
业后也找到了很好的工作。

作为宁蒗12个少数民族之一
的普米族，新中国成立前，3800
多名族人中只有一人学过汉文，却
也只是听得懂说不出。而今年，距
离宁蒗县城80公里巴珠村的一对
普米族姐妹花杨志秀、杨志春，竟
同时考上了大学，成了族里的稀罕
事。姐妹俩一个被重庆大学土木工程
专业录取，一个超了二本线24分。

“上大学是她们改变命运的机
会，也能带我们看看外面的世
界。”一下子出了两个大学生，从
未走出大山的一家人生活有了希
望、未来有了奔头。

32年间，281名海安教师累计
培养了20000多名合格的初、高中
毕业生，输送了10000多名大、中
专生，其中有9名市高考状元和6
名市中考状元。在海安教师的教育
引导下，曾经贫穷落后的宁蒗成为
云南教育的标杆，无数少年因知识
改变了命运，从放牛娃成长为社会
的中流砥柱。

“宁海效应”：
把自强刻进骨头，用奋斗成就未来

“海安舅舅”：
走出一名大学生，脱贫一个小家庭

“宁海之约”：
治穷先治愚，木材换人才

海
安
班
学
生
正
在
上
课
。


